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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新生，濡养京城

因近代铁路运输的兴起和频繁战乱等等因素，北方运河难

以疏浚治理。20 世纪初，清廷决定放弃漕运，延续了近 2000

年的京杭大运河漕运画上句号。

清政府不再对运河进行全面疏浚，一些河段淤塞不通。民

国时期，虽有全面整理运河的工程计划，但未能实施。1949年后，

黄河以南运河河段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以北河

段虽得到整治，但一些河道长期断流甚至干涸，京杭大运河一

直不曾全线通水。

作为通州庞村人，任德永自幼对通州古文化耳濡目染，对

运河的故事更是如数家珍。1988 年大学毕业后，任德永被分配

到通州城当老师，本来学体育出身的他阴差阳错地教上了历史，

从此与运河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想让学生们知家乡、爱家乡，

运河就成了最合适的教材。他带着同学们走进过档案馆、图书

馆和博物馆，把燃灯塔、葫芦湖、张家湾古城等大运河沿线文

物古迹当作课堂，让学生们现场感受历史的美妙与奇特。

后来任德永被调到了通州博物馆。调离学校多年以后，他

还经常主动回到校园，继续向同学生们介绍运河文化。

但有一件事，对任德永的触动很大。2000 年暑期，他带队

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大运河考察团。当北京城里的学生来到通

州北关附近的一道运河船闸时，都不肯下车，因为当时河水的

味道太刺鼻、太难闻了。

“孩子们还埋怨通州人民没把运河保护好。”任德永说，

当时这一带河道不畅、淤泥堆积，臭味一股股地往周围扩散，

谁也不愿意到这里遛弯儿。为了改善运河水质，任德永和相关

专家不停奔走呼号，利用各个渠道发声。

也就是在之后不久，2004 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最早提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2005 年底，“运河三老”联名

向京杭大运河沿岸 18 个城市的市长发出《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

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信中呼吁：

“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的工作

进程。”

公开信发出后，杭州市、扬州市和北京通州区相继作了回应。

随着 2014 年申遗成功，经过综合治理的大运河焕发新生，能更

好地服务首都城乡建设与人民生活。

几年间，无数挖掘机与工人在淤积的河道处挖河槽清淤、

局部调堤，越来越多的河道变得水流畅通，水质肉眼可见地好

了起来。如今，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已然成为通州的独特风景线。

“蓝绿交织底，银河串古今，半城温暖半城清”的运河图景，

正是让大运河重焕新生的生动体现。

事实上，漕运功能的消亡，从未妨碍大运河对这座城市的

濡养，依旧发挥着防洪排涝、供水灌溉、内河航运、生态景观

等多种功能。

早在 20 世纪中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

生就以水源水利的视角融入北京城市史研究，考证出大运河等

水利工程与元明清北京城市规划的关系，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明清时期，虽然大运河的漕运水道不再穿城而过，但这些

水道仍然被部分利用为城市水道，曾被大运河串联的积水潭、

太液池（后称南海、中海、北海）仍起到了优化北京城市水环

境的作用。

在北京城西北，元朝时曾用来调节城市供水量的瓮山泊在

明清时逐渐扩大水域，成为了昆明湖，它是“三山五园”的自

然山水依托——正是围绕这片水域，清朝营建了蔚为壮观的皇

家园林、行宫别苑。

“运河水利工程不仅为中国水利建设、水工技术的进步作

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北京的城市水系格局和城市湖泊景观奠定

了基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长

松认为，“运河的水联结起北京城内众多的河湖水域，滋润着

两岸，给北京城增添了不少灵性。现在北京好多带海、河、沟、湾、

桥的老地名，虽然可能已经没水了，但或多或少都与运河有关。”

而灵动的城市水环境又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滨水休闲空间。

位于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内的郭守敬纪念馆。摄影 /应琛


